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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‘两 个 凡 是 ’

不行 ”的 道 理，《邓
小平 文 选 》中 已 经 讲
得很 深 透 了 。由 “两
个凡 是 ”推 想 开 去 ，
被绝 对 化 了 的 “凡

是”，在 我 们 现 实 生
活中 似 乎 还 有 不 少 。

比如 ，有 些 人 套
用这 么 一 句 话：“凡
是不 想 当 元 帅 的 士 兵
就不 算 好 士 兵。”这
类“凡 是 ”就 有 点
绝。雷 锋 生 前 似 乎 并
没有 当 将 军 和 元 帅 的

“ 理 想”，只 做 了 一
颗平 凡 的 “螺 丝 钉”。
但谁 能 说 他 不 是 一 个

伟大 的 战 士 ？那 些 放 弃 争 冠 军 甘 心
做陪 练 的 运 动 员 ，谁 能 说 他 们 不 是
好运 动 员 ？有 些 患 有 崇 名 症 的 人 ，
总把 名 人 的 话 和 名 言 混 为 一 谈 。在
他们 看 来 ，凡 是 名 人 的 话 都 是 名
言；凡 是 名 言 只 能 出 自 名 人 之 口 。
而实 际 上，“名 人 的 话 并 不 都 是 名
言；许 多 名 言 ，倒 出 自 田 夫 野 老 之
口。”（鲁 迅 语 ）

“ 凡 是 ……都 ……”这 种 句 式 ，
并非 不 能 用 ，而 是 不 可 滥 用 ，乱

用，随 便 用 。否 则 ，连 动 物 也 要 抗 议
的。比 如 公 鸡 叫 鸣 不 下 蛋 ，母 鸡 下
蛋不 叫 鸣 ，虽 是 妇 孺 皆 知 的 常 识 ，
但也 不 能 冠 以 “凡 是”。因 为 大 千
世界 ，偏 有 公 鸡 下 蛋 ，母 鸡 叫 鸣 的
例外 。

十九 世 纪 初 ，鸭 嘴 兽 的 标 本 第
一次 运 到 英 国 。人 们 对 这 种 “非 禽
非兽 ”的 “怪 物 ”大 为 惶 惑 ，一 时
嘲笑 议 论 颇 多 。恩 格 斯 也 去 参 观 过
鸭嘴 兽 ，后 来 又 看 到 它 下 的 蛋 ，觉
得这 种 既 会 下 蛋 又 会 哺 乳 的 动 物 不
可思 议 ，也 附 和 人 们 嘲 笑 过 鸭 嘴
兽。可 是 后 来 当 他 和 马 克 思 一 道 研
究过 达 尔 文 的 生 物 进 化 论 后 ，便 发

现没 有 什 么 值 得 可 笑 。因 为 世 界 上
不但 有 既 下 蛋 又 哺 乳 的 鸭 嘴 兽 ，
还有 用肺呼 吸 的 鱼 ，还 有 过 四 足
的鸟 ……恩 格 斯 很 为 自 己 当 时 的
浅见 感 到 惭 愧 。他 在 给 施 米 特 的
一封 信 中 谈 到 这 件 事 时 说 ：“但
愿您 对 价 值 观 念 不 要 做 我 事 后 不
得不 请 求 鸭 嘴 兽 原 谅 的 那 种 事 情
吧！”

恩格 斯 在 这 里 告 诫 的 是：“凡
是”都 应 当 作 具 体 分 析 ，不 要 先 入
为主 ，囿 于 成 见 。否 定 一 切 或 肯 定
一切 ，都 难 免 把 事 情 弄 错 。我 们 应
当从 中 悟 出 一 些 道 理 来 。

“ 西 北局 ”来 客（小小说 ）
咸阳　文 兰

车间 很小，一名 班 长 ，十来
个职工 ，虽 不 是 关键环 节 ，却 又是
不可少 的 项 目 ，当 年 长 鼻 子 专 家
把它 设计在偌 大厂 区 西北一个最
偏僻 的 角 落 。建厂二十 多 年，办
公楼 的 大小头 目 很 少 涉足于此 ，
于是，这 车 间 便 自 成一统 ，职 工
们给 送个 绰 号 叫 “西北局”。班
长自 然 也 跟 着晋升为 “局 长”。

一天，厂技术科
小尹 领 着 一个 陌生人
来到 “西 北 局 ”门
口。班 长审 视来 客 一
眼，严肃 地 问：“找
谁？”

“ 咱 们厂……”小尹欲言来
意，看 看 同 伴 ，同 伴 笑 着 摇 摇
头。小尹 改 口 说：“来看 看。”

“ 看 看？”班长冷 冷一笑 ，
话中 带 刺 地 问：“认得 字 么？”

来客 谅解地笑 了 笑 ，看 看
门，门 上写 着 “来客 止 步”几个
大字 ；又 环 视 车 间 ，整个 车 间 窗
明几 净 ，微尘 不 染 ，十几 名 职工

身着 一 色 的 白 大褂 儿 ，头 戴 白
帽，足 登 拖 鞋 ，干 净 得好似 医 院
的手术室一 般 。小尹 明 白 了 班长
的意 思 ，正要说 明，“局 长”不
耐烦 了：“还不 明 白 ？请 看 看 墙
上！”说完 死 死 盯 着来客 带灰尘
的脚 。

来客 看 看 墙 上 ，一块小黑 板
上用 粉 笔大大地写 着 “无尘 ”二

字。他 蹙 眉 想 了 一下 ，认 真 地
问：“你们天天都检 查 吗？”

“ 那还 用 说！”班 长卖弄 地
说，“虽 然二十多 年厂里很 少有要
员来 我 们 车 间 检 查，可同 志 们还
都十分 自 觉 。大 家 都 知 道本 车 间
唯一要 紧 的 要 求就是 ‘无尘’。
所以 天天检 查。”

“如 果有灰尘 呢？”来客 接

着问 。
“ 擦 掉 ‘无尘’，写 上 ‘不

及格’。”
“ 那擦 的 时候，”来 客 又

认真 地 问 ，“粉 笔 沫飞 扬 起来 ，
不是 反 倒 有 了 ‘尘’吗？”

“ 这？”班 长 刷 地 脸 红
了，自 信 的 神 情 一扫而光，赶
忙起敬地 向 来 客 伸 出 双 手 ：

“ 同 志 ，我 们二十多
年来一直没注意 到 的
问题 ，叫 你一下给 抓
住了 ！你 可 真 够 过
细！请 进 ！欢 迎 指
导！”

小尹 笑嘻 嘻 地声 明 ，“这是
咱们新调来 的厂长 。过去在宏
源厂任总 工 程师 ，经常在下边
走动 ，对各 车 间 都 很 熟 悉哩！”

听说 是厂 长 ，班 长 紧 紧 地
握着来客 的手：“请厂 长进 车
间指 导！”厂长 看 看 自 己 的
脚，笑着请 求道：“给 我 们俩
也换换你 们 穿的 那 种鞋 吧。”

秋天 ，关 于补考……　（散 文 ）
河南 赵 中 森

国家 规 定 ，凡 一九六 七 年 后
初、高 中 毕业 的 职 工，一律 进行 补
考。　——摘 自 手 记

“肃 静。现在 ，我 开始 发 试
卷……”

这是一种庄严 、又 分 明 挟 带 着
几分 戏 谑 的 口 令 。弥 漫 着 机油 ，雪
茄、发 乳，珍珠 霜 分 子 的 考 场 ，空
气，骤 然 间 仿 佛 跌 落 到 了 冰点……

三分……十 分……我 ，捧 着 洁
白、初 升 的 帆一 般 的 试 卷 ，那 贮 满
侥幸 的 笔，连 同 冰 凉 的 心 ，却 早 已
凝铸成 急 剧 坠 落 的 锚 ；腕 上 “西 铁
城”嫣 红的秒 针 ，正 记 录 着 时 间 烙
刑下 苍 白 的 “供 词 ”……我 的 右
邻，一 位 美 丽、新 婚的 女 工 ，正 用
粘有生面 疙 疤 的 手 （指 甲 上还 涂 着
晶亮 的 红丹呢 ），护 围 着 睫 毛下檐
雨似 的疚 愧……

记下 了、记下 了 呵：“一千七
百名 ‘文革’中 毕 业 的 青 工 ，百分
之十七交 了 白 卷！”填入 这 大 型 制
氧机厂 的 《厂 史 》，时 间 ：一九八
三年 的 秋 天 。

秋天 ，该 是 黄 金 般 富 有 呵！而
我们 （我 们 这百分 之十 七 ）却 慷
慨地向母亲奉 献 出 苦 霜 般 的 盐 碱

地……
于是 ，在 赤 道 和 黄

道相 交 点 的秋天，“补
考”，这令人 发 窘 的 词

汇，红着脸 颊 ，闯 入 了 我 们 现实 生活
的辞典 ！

亲爱 的 朋 友 呵，“补 考”，绝不
是一代人额 上耻辱 的 金 印 ！我 们 的骨
骼中 ，不 需 要 补入钙 吗 ？我 们 的 血 液
里，不 需 要 补入 铁 吗 ？我 们 苦涩 的 青 春
不需 要 补 进 甜 润 吗 ？我们 贫 瘠 的 心
田，不 需 要 补种 丰腴 吗 ？需 要 补 给
的，实在太 多 了……

抬起 羞 怯 的 头 ，大胆地宣布
我——是 补考者 ！

朋友，在属 于 年 轻 母 亲 的 四 十 分
钟，哺 乳 婴儿 与 温 习 几 何 的 和 谐 中 ；
在飘扬 着 蒸 汽 和 笼 屉 香 味 的饭 厅 、饥
肠辘 辘 与 背 诵 定律 的庄严旋律 中 ，深
夜，在 撩 起 薄 毯 的 床 沿 ，沙 沙 笔尖和
女儿梦 呓 的 浪 漫 诗 情 中 ……我们 ，终
将会在谜 宫 般 的方程 式 中 ，一 页 、一
页地 拣 回 那失 落 的 青 春 ——十个夏
天、三千 多 页 呵！足够 重 写 一 部 雄 壮
的史剧 、一 部八十年 代 的 《卧 薪 尝
胆》！剧 中 ，我们 既 是 编 剧 ，又是 导
演，还 是 主 角 啊 ！

重新学 习 感情 的剪 裁——多 一点
冷峻吧 ，告别 “这一个 ”酸 楚 的 时
刻，正 是为 了 拥 有 “那一个”甜美 的
秋色 呵 ! “ 开 拓 者 ”征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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焊条

渭南 防 疫站 徐 喆

虽有 闪 光 的 年 华 ，
却从 不 炫耀 自 夸 。
勇敢 地为 理想献 身 ，
无私 地把 躯 体熔 化 。

在钢 板 连 接处紧 紧 地牵 拉 ，
使航 船经 得起风 浪 吹 打 ；
用毅 力 组 合成 高 高 的井 架 ，
让钻头 准 确 地向 地心 进发……

塑造 了 ，大 写 的 人 字 ，
熨平 了 ，劫后 的伤疤 。
谱写 着 一 曲 曲 振 兴 之歌 ，
把青 春 化作纷 飞 的 礼花 。

呵，多 么 可 敬 的 焊 条 ！
有了 你 ，
现代 化 建 设 的 庞 大 机组 ，
才能 日 夜 不 息 地 喧 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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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值 三原 马 元 智

文物 收 购 店 里 ，一颗 碧绿 的 翡 翠
帽花 ，在放大镜下 闪 闪 发 光。终 于 ，
定价 了 。

卖帽 花 的 老 奶奶 ，听 说 给 折一千
元，惊 得 呆 住 了 。但 ，她 毕 竟 得 到 了
这笔钱 。

次日 ，收 购店一位 同 志 找 到 她
家，面有愧色 地说：“对不起 ，帽 花
估错 价 了……”

“ 什 么 ！你 们 就 这样做 买 卖？”
老奶 奶颇 不高兴 。

“ 您 别 急。经 重新鉴 定 ，帽 花值
三千元 。请 您 到店 里 ，补给 您钱。”

“ 天——”老奶 奶又惊 又喜 ，再
也说 不 出 话来 。她想起 了 店 里 的 标
语：“整顿 店风 ，取信 于 民”。八个
字，象 翡翠镶 出 来 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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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著名 学
者朱 熹 把 《论
语》、《大学》、

《 中 庸 》、《孟
子》合 称为 “四
书”。《论语 》
是孔 子及其弟 子
的言行 录；《孟
子》是孟 子 的 言
行录。《大学 》
原是 《礼记 》中
的一篇 ，大 约 为 秦 汉 之
际的 儒 家 的 作 品 。它 分
为“格物”、“致 知”、

“ 诚 意”、“正 心”、
“ 修身”、“齐 家”、
“ 治 国”、“平天 下 ”

等条。《中 庸 》也 是
《 礼 记 》中 的 一 篇 。它

把“中 庸”奉 为 人们 道
德行为 的 最 高 准则 ，并
提倡 “博 学 之 、审 问
之、慎思 之、明 辩 之 、
笃行 之”的 学 习 程 序 和
方法 。

“五经”的 名 称始
于汉 代，指 《诗 》、

《 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 》、
《 春 秋 》。它 和 “四
书”一样 ，为 儒 家 的 经
典著作 。
后人合称
为“四 书
五经”。

（ 钟 涵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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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评

扣人 心 弦 的 情 节

话剧 《少 帅 传 奇 》观后
永笑

宝鸡 市 话剧 团 演 出 的八
场话剧 《少 帅 传 奇 》，以 一
九二八年 的 “皇 姑 屯 事 件 ”
为背 景 ，深 刻 揭 露 了 当 时 日
本军 国 主义 的 狼 子野 心 ，展
现了 以 张学 良将军为 代 表 的 仁人志 士
为悍 卫 国 家 主权 ，维 护 民 族 独 立 ，与
日本 军 国 主义及其 走 狗所进 行 的一场
惊心 动 魄 的 斗 争 。该 剧 以 其 扣人心 弦
的情 节，紧 紧 地 抓 住 了 观 众 。

系国 难家 仇 于 一 身 的 少壮 派将 军
张学 良 ，当 他 冒 险 从前 线 返 回 家 中 吊
父丧时，日 本人也 假惺 惺 地 前 来 致
哀。这 时，他明 知 杀 父 凶 手 就 在 眼
前，却 要装 出 亲 善 感 激 之态 ，还得接
受他们 的勋 章，这 已属难忍 。但就是

在这 个尖 锐 矛 盾 的 情 节 安 排 上 ，充
分揭 示 了 张 学 良 善 于 纳 谏、临 乱 不
惊的将 军 气质 。剧 中 还 安 排 了 一场
京韵 大鼓 的 演 唱 。艺 妇 用 血 泪 控 诉
了倭 寇蹂躏 残 杀 我 国 同 胞 的 暴 行 。
这对 于有 日 本人参 加 的为庆 祝 张学
良就 任东三省保安总 司 令 的 招 待
会，当 然 是 极不协 调 的 ，尤 其 又让
汉奸 杨 宇 霆 看 见 ，更增加 了 紧 张气
氛。就 在 张学 良 要 处 置这 个 艺 妇
时，他 的 医 官 却 告 诉 他：其人正是

当初 舍 身 救他 回 帅府 的 恩 人
的妻 子 。一听 此 话 ，张 学 良
愧悔 交 加 ，泪 如 泉 涌 ，双 膝
跪地，向 艺 妇 请 罪 。这个情
节的 安 排 ，不仅有 机地呼应

了剧 中 人物 的 关 系 ，还显示 了 张学
良性 格 的 另 一个 侧 面 ：豪 爽 ，重
情。

高尔 基 说 ，情 节 是性 格 发 展 的
历史 ，从 正 确 的 意 义 上来 说 ，一个戏
的情节越 真实 ，越 丰 富 ，越 曲 折生动
就越好。《少 》
剧正 是 以 其 扣 人
心弦、引 人入胜
的情 节，令人 回
味不 已 的 。


